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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新动荡

     一个初到上海的观光客，沿笔直的外滩路走去，望着那些非东方风格的建筑:  挺拔

坚实的柱廊、尖顶刺向高空如教堂般的屋顶、黑洞洞的拱顶长窗，会产生一种吃惊的感觉：

不分历史阶段和民族特征的欧洲建筑被全盘照搬到这个地方。他若再打量过往的黄包车、

马车、汽车、电车汇成的车流，配上马蹄嗒嗒、电车珰珰、车轮嘎嘎、和水量充沛的黄浦

江上传来的汽笛声，只会给他的视觉带来一股粗野无礼而精力旺盛的都市气息。望着那些

匆匆来往街上的华人，他们和内地的同胞们又有什么不同呢？

        生活在上海租界的华人和他们内地同胞们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已形成对租界外的事

物发展的兴趣，远低于对租界内日常生活细节的兴趣。 去年（1913年），那场北京袁大

总统和在野孙博士之间的不和，演变成数省的武装冲突，对租界的百姓来说，当老板的最

担心的是生意能否正常运作，当伙计的最担心的是饭碗会不会因动荡而砸掉，当家庭主妇

的最担心的是柴米的价格会上涨多少，而不是哪一省宣佈反袁独立，哪一省被袁军佔领。的最担心的是柴米的价格会上涨多少，而不是哪一省宣佈反袁独立，哪一省被袁军佔领。

因此，当去年8月，袁的海军佔领吴淞，反袁军退往嘉定后，租界里的居民都松了口气。

袁大总统也好，孙博士也好，都是同胞，与其对这两个人之间的恩怨选边站，还不如关注

跟虹口逐年增多的日本侨民如何相处来得实惠。只要黄浦江上的外国军舰没有增加，英德

奥意4国海军陆战队再没有登岸，说明大局稳定，同胞们沿着70年来在租界这块土地上形

成的规迹，日子原样过下去，不会有错。

         观光者初到上海公共租界，会被摩登景象搅得眼花撩乱，那么从外滩路往西，向市         观光者初到上海公共租界，会被摩登景象搅得眼花撩乱，那么从外滩路往西，向市

中心折去，便会很快被市政建设的井井有条摄服。公共租界里的马路格局就像棋盘那样有

序，南北向的马路用省名，东西向的马路用市名。最大的东西向马路称作南京路，又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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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望南平行的第一条马路称作九江路，又叫“二马路”，第二条马路称作汉口路，

又叫“三马路”，第三条马路称作福州路，又叫“四马路”。

       在市中心，确实还有一条直接用“棋盘街”来命名的小街。这条小街从南北向的河

南路望北，越过苏州河，通向北火车站，商埠印书馆和它的竟争对手正华书局都在这条街南路望北，越过苏州河，通向北火车站，商埠印书馆和它的竟争对手正华书局都在这条街

上设有发行所。

       1914年1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商埠印书馆总经理方瑞的车夫老胡把东家載到发行所

前，然后把双驾马车停在最靠近发行所的一条僻静的弄堂口。从东家下车时的只言片语中，

老胡得知东家今天下午要开长时间的会议，从现在起到会议结束时为止，没有用马车的需

要。 这是一位慷慨体恤下人的东家，所以老胡钻进车厢，脱下毡帽，打起盹来。

      老胡鼾声大起约莫15分钟后，一辆阔畅的四驾马车停到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前，车上

下来四个中年人。他们穿着同样颜色的深蓝色西装，提着一模一样的棕色牛皮公文包，几

乎像编队一样脚步整齐地走进发行所的门厅。不用问，他们是日本人。日本的商务人员，

如果是中下层，都很节俭，出门都是步行或坐黄包车。这四位坐专用的四驾大马车，说明

他们不是等闲人物。

       “方总经理在吗？”

       “在。”

       “鄙人是金江堂的，烦请通报。”

       “是原良三郎先生吗？请跟我来。方总经理已恭候各位很久了。”

       口齿伶俐的门厅听差，伸出左臂，露出洁白中式籿衫套在藏青长衫外的袖口，在前

面引路，将四位衣着举止一模一样的日本人，带到一楼的大会议室。方瑞听到脚步声，已

在会议室门口迎候。在会议室门口迎候。

      金江堂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现的最大的四家出版商之首。原良三郎是金江堂的老板，

今天和他一齐来商埠印书馆的还有他的女婿三晋洋行上海分行经理竹本，以及金江堂的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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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高柳贤二、行政秘书尾奇。

     1903年，也就是10年前，商埠印书馆一位得力的股东得知金江堂有意向中国出版界发

展，通过三晋洋行上海分行经理竹本的穿针引钱，达成了商埠印书馆允许金江堂入股十万

银元，换来商埠印书馆取得金江堂高端印刷技术的协议。在之后的10年里，金江堂十万银银元，换来商埠印书馆取得金江堂高端印刷技术的协议。在之后的10年里，金江堂十万银

元的投资随着商埠印书馆的扩展获得了丰厚收益，商埠印书馆则通过学习金江堂的高端技

术和经营方式（包括送姻亲股东尤坤的弟弟去日本学习彩色照相技术），成为亚洲最大最

先进的华人印刷商。由于在这10年里，商埠印书馆不断的增资增股，金江堂并没有跟进，

所以，10年后，金江堂名下的股份在商埠印书馆发行的全部股票里，份额从将近一半，下

降到不及四分之一。但是能年年收到不断增加的股息，对于金江堂的老板原良君来说，依

然是一笔很满意的投资。尤其是，方瑞总经理是一个十分慷慨的人。原良君觉得在日语里

很难找到一个适当的词来形容方瑞。方瑞厚道乐施、肯帮助人，那种送礼送服务的豪举，

开始会使人怀疑他别有用心，直到后来没有必要这么做了，他还是照做不误，才使人相信

他的确在享受帮助别人。

        那么，既然如此和谐，金江堂和商埠印书馆的商业婚姻当然是经久不衰的啰。方瑞

和原良君都是这麽想的，但是，今天下午，方瑞和原良君的会议却是要决定结束这场商业

婚姻！

         事情起源于日本政府和前清政府在1905年关于中国满洲权益的善后谈判。

         1905年，前清政府暗助日本在满洲打败沙俄后，原指望能收回沙俄在满洲的权益。

但是日本却以日本击败沙俄是以大和民族付出巨大的牺牲阻止沙俄佔有整个满洲为由，

要求满清政府作为报答，不仅将沙俄在满洲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还要给予日本额外

在满洲的权益。日清的谈判最后以前清迫于日本的军事压力，全盘接受日本的条件告终，在满洲的权益。日清的谈判最后以前清迫于日本的军事压力，全盘接受日本的条件告终，

从而结束了日清之间共同抗俄的短暂政治婚姻。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紫禁城和东京城的

政治婚姻结束，直接导致金江堂和商埠印书馆的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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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清之间的政治交恶是怎样导致金江堂和商埠印书馆走到分手这一步的呢？

        分手的导火线是商埠印书馆在棋盘街上的邻居正华书局点燃的。正华书局的部分创

始人原先是商埠印书馆的职工，他们深知商埠印书馆的事业成功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晚清

政府以及民国政府承认商埠印书馆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能力，使商埠出版的教科书通行全政府以及民国政府承认商埠印书馆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能力，使商埠出版的教科书通行全

国，不仅让新派学校唯商埠的教科书为瞻，而且让学生们养成习惯，毕业后，终生成为商

埠出版物的忠实读者。两朝政府之所以给商埠印书馆的教科书开绿灯，前提是确认商埠印

书馆为一家华商出版企业，只有华商出版企业出面，“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从教育着手，

改变中国，变法图存”，才是靠得住的。可是，商埠印书馆是华商企业吗？

          当正华书局向社会有血有肉地透露商埠印书馆里有日本金江堂的股份时，正好碰上

日清因满洲善后发生分歧，从抗俄盟友变为对手。

          一家有日本股东的企业能算是华商企业吗？董事会里有日本人当董事的企业，会以

扶助中国的教育为己任吗？

         方瑞敏锐地觉察到日资问题的严重性，他的第一个措施是成功劝说原良君同意退出

董事会里的金江堂席次，使商埠印书馆的决策权完全由华人掌握。第二个措施是成功劝说

原良君同意将金江堂的股份在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交给方瑞总经理处置，使金江堂成为无

表决权的股东。以上两项措施都是方瑞亲自东渡日本，在横滨金江堂总部同原良君谈妥的。

         但是，日清或日中之间的政治交恶却在不依不饶地升温，不用正华书局加柴添油，

商埠印书馆里有日本股份的事实在舆论界如同火焰不息，烘烤着商埠印书馆的声誉。商

埠的顾客是全国的读书人，读书人是最看重声誉的。权衡得失，方瑞决定要金江堂自动

退股。

       为此，方瑞第三次东渡日本，跟原良君展开金江堂退股的预备会议。为了这次见面，       为此，方瑞第三次东渡日本，跟原良君展开金江堂退股的预备会议。为了这次见面，

他带去的礼物是前清咸丰画家戴熙所作的《云峦烟翠图》。

       退股的要求对思虑保守、满头银发的原良三郎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在榻榻米上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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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熙的画轴，以长辈教训晚辈的口气，用一口流利的汉语质问方瑞：商埠印书馆不是仍旧

需要金江堂的印刷技术吗？一旦退股，商埠印书馆就再也不能顺利地廉价地获取金江堂的

技术；一旦退股，金江堂和商埠印书馆就成为竞争对手，商埠印书馆难道不在乎金江堂这

个比自己先进的对手吗？日中政府之间的矛盾，迟早会通过外务省那些滑头们的政策调整个比自己先进的对手吗？日中政府之间的矛盾，迟早会通过外务省那些滑头们的政策调整

得到缓解，商埠印书馆和金江堂之间的关系不应这样轻率地破灭!  方总经理因为万里之外

的政治纠纷，轻易地对商埠印书馆作出这样的重大转向，令人十分遗憾。作为印刷界的长

辈，我原良三郎不能坐视商埠印书馆走上一条自残的道路而一声不啃！请方总经理收回要

跟金江堂分手的可怕想法吧。

        原良三郎边说，边用颤抖的手摸着满头银发，好像在抚平气愤的情绪。

        方瑞对原良的过激反对并非毫无预感。日本人懂得生产、懂得金融，但是不懂销售，

尤其是不懂在中国文化界的销售。售价低、质量好的书不见得一定卖得好，一本书要卖得

好，更需要的是有大名声的人物或机构来推荐。让金江堂的股份继续留在商埠印书馆，对

商埠印书馆名声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商埠印书馆得到金江堂先进技术的好处，这样耗下

去，商埠印书馆铁定保不住目前的市场佔有率，这也就是为什么正华书局千方百计要把金

江堂在商埠的股份抖出来示众的原因。

        方瑞明白跟日本人打交道需要耐心。他将上述意思，委婉地表达出来，作为对原良君

训话的回答：

         商埠印书馆承蒙金江堂技术上多年提携，从过去到将来，一定铭记在心，感激不尽。

商埠印书馆在商言商，并不敢把商业前途寄托在变化莫测的日中政治关系上。远离政治，

是商埠印书馆的一贯经营方针，就像去年袁大总统和孙文博士的那场纷争，战火烧近租界

时，我方瑞最关心的不是谁输谁赢，而是如何保住商埠印书馆的机械设备，如何保全几千时，我方瑞最关心的不是谁输谁赢，而是如何保住商埠印书馆的机械设备，如何保全几千

教徒同仁的饭碗。如果，让金江堂的股份留在商埠印书馆，就是向中国的读书人宣示商埠

印书馆在日中纷争中选择和日本站在一起，这对商埠印书馆的声誉是毁灭性的打击，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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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堂来讲，也将是一场经济上的灾难。

         “这话怎么讲? 难道说，方总经理让金江堂退出股利丰厚的股份不是经济上的灾难

吗？”原良三郎忍不住气鼓鼓地问。

      “就目前的股价和股息而言，金江堂当初投资的10万银元，已经翻了好几倍。但是，      “就目前的股价和股息而言，金江堂当初投资的10万银元，已经翻了好几倍。但是，

如果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生意受正华书局挑拨，市场萎缩，商埠就保不住目前的股价和

股息，金江堂能否保本很难说。我的这番话，于公，是总经理对投资人的提醒，于私，是

晚辈对前辈的忠告。不知前辈对晚辈还有什么指教？”

        说到这里，方瑞圆脸上的大眼睛，望着原良三郎压在白眉毛下的双眼，殷切地等待后

者回答。横滨下午的阳光，透过纸糊的拉门，给两人坐在榻榻米上的半身，披上一层柔和

的淡金色。

       “现在退股，总不能叫金江堂太吃亏吧？”原良终于用妥协的口气问道。

        方瑞听到这话，忍住心里的大喜，故作难受地说：“刚才前辈已经提醒晚辈金江堂退

股后对商埠的害处，其实，更吃亏的是商埠。这样做，实在是不得已。。。”

      “ 阁下倒底要不要金江堂退股？”

      “感谢金江堂体谅商埠的苦衷，请前辈指示退股细节。”

       从那一刻起，到签订退股的最后协议为止，方瑞和原良三郎或他的部下，进行了多轮

由方瑞亲赴横滨的谈判，商定两家分手的各种细节。

       商埠印书馆对金江堂退股的股价，将以过去24个月里最高的市面股价为准，再提高

15%为最后的定价。

        金江堂曾经答应对商埠印书馆的技术支援，如已付款，但未交货，金江堂保证依约如

期交货。如还未付款，但已订价，商埠印书馆按已订的价目向金江堂付款。如尚未订价，期交货。如还未付款，但已订价，商埠印书馆按已订的价目向金江堂付款。如尚未订价，

议价时，商埠印书馆不再享受优惠价格。

        金江堂派来商埠印书馆的各级技师在金江堂退股后将继续留在商埠印书馆作技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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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直到原先约定的日期为止。其中有愿意接受商埠印书馆聘请，留在商埠印书馆的技师，

将成为商埠的正式员工，金江堂不予干涉。

        金江堂设在商埠印书馆门市部出售的书籍，从签订退股协议起，卖完为止，不再继续

进货。进货。

       对以上细节达成协议后，方瑞和原良三郎商定1914年1月10日，金江堂的高层来上海

商埠印书馆签署退股的最后协议。原良三郎在启程前，给方瑞发来一份电报，向后者确定

自己的行程，并提到还有一些不太重要的细节需要见面时敲定。

       还有什么要命的细节需要敲定？方瑞看完从庶务部主管罗宾送来的电报，心里升起一

团疑虑。正是这个原因，方瑞坐马车到发行所时关照车夫老胡，今天下午要开较长时间的

会议。

       “方总经理，我来介绍一下，”原良三郎用手挽起方瑞的手臂，向他介绍带来的部下。

按照日本规矩，老板对部下是严厉粗野的，但是在客人面前，却是彬彬有礼的。“这位是

鄙方的财务襄理高柳君，这位是董事会行政秘书尾奇君，这位是小婿三晋洋行的竹本君，

请方总经理多多关照。”

         除了竹本外，原良带来的其他两个部下，方瑞都是初次见面。襄理高柳不到40岁的

样子，长着一张瘦削的三角脸。秘书尾奇戴着深度近视的玳瑁边眼镜，眼球在厚厚的玻璃

镜片后显得很小。他们跟方瑞以及另一位商埠方面出席今天会议的财务部主管徐新，一一

握手， 然后笔挺地站在会议桌边，等待老板原良三郎先坐下。

       原良三郎没有立即坐下。他被挂在会议室墙上的照片深深吸引，不经介绍地观赏起来。

这些照片是商埠印书馆的首席摄影师美国洋人斯塔福拍摄的，记载着商埠印书馆发展史上

的重大事件。瞧，这不是三色版设备的落成典礼吗，那不是第一份五彩石印的印刷品出货的重大事件。瞧，这不是三色版设备的落成典礼吗，那不是第一份五彩石印的印刷品出货

吗，三色版和五彩石印都是从金江堂引进的。

        原良三郎看完照片后，面无表情地坐下。他带来的人们随着坐下，像小学生看老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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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看着老板。

      原良开始发言。他从日本到上海的旅途免不了受一些海浪颠簸的套话开始，然后切入

正题，向方瑞表明还有哪些在签订最后协议前需要解决的“不重要的”细节。

      就像画家对一件作品，描上最后一笔，才肯心满意足地放手。原良三郎对已经达成共      就像画家对一件作品，描上最后一笔，才肯心满意足地放手。原良三郎对已经达成共

识的每一项细节，统统重新拉出，作最后加工。

        对于商埠印书馆给金江堂退股的股价，计算方式仍以过去24个月里最高的市面股价为

准，再提高15%为最后的定价。但是，现在距离下季红利的发放期，还剩两个星期，按照

常规，这笔红利应该已经打入预算，因此要求商埠印书馆将下季红利和最后股价，一齐付

给金江堂。

       金江堂曾经答应对商埠印书馆的技术支援，如已订价，但尚未支付，商埠印书馆应将

尚未支付的款项和上述红利、最后股价，一齐付给金江堂。

       金江堂派来商埠印书馆的各级技师，目前为止，他们享受金江堂发给的住房津贴。在

金江堂退股后，这些技师如继续留在商埠印书馆作技术指导，商埠印书馆必须取代金江堂

对这些技师发给住房津贴，直到原先约定的日期为止。

       听着以上所有的修改，虽然都对金江堂有利，方瑞的心在松弛下来，他抱着息事宁人

的心态，表示同意全部的修改。

       原良三郎引领部下泛出满意的笑容，使方瑞以为对方已列举完所有“不太重要的”细

节，不料原良三郎继续说道：

       “最后一条，鄙方与贵方今天达成的协议，用你们教徒的话来比方，应该像忏悔人跟

听他忏悔的神甫之间那么向外界保密。这样的保密条例要写进协议，贵我任何一方擅自向

外界披露这份协议的内容，都要受到法律制裁。”外界披露这份协议的内容，都要受到法律制裁。”

      “请前辈放心，对于金江堂退股的具体内容，我方将以商业机密不便外传为由，向外

界绝对保密。”方瑞不想向原良三郎解释，自己信的是基督教，而不是天主教，所以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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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甫替忏悔人保密这回事。

       “不，我是指金江堂退股整个这件事，向外界保密。”

        原来如此！方瑞觉得胸口像被一条带子紧紧箍住，他深深吸下一口气，努力压下紧张

的神情。的神情。

       “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请前辈指教，”方瑞说。

       “鄙人决定来上海签署这份协议前，日本外务省的官员来访，要求鄙人取消或至少绝

对向外保密金江堂退股这件事，因为外务省正在营造日中关系日益改善的气氛。金江堂退

股的消息传出去，跟外务省的努力背道而驶。为此，请方总经理配合。”

        原良三郎站起来，向方瑞深深鞠了一躬，再坐下去。

       “这个消息令人震惊，”方瑞用尽量缓慢的语气回答。于此同时，他的大脑却在快速

运转该怎么解决这个突然出现的大难题。商埠印书馆之所以要金江堂退股，就是要让外界

知道商埠印书馆跟日资从此毫无瓜葛，这样商埠印书馆在华人文化界才能保持纯华资企业

的声誉。如果，外界不知道金江堂已经退股这件事，商埠印书馆在退股协议里做出那么多

让步后，换来得却是商埠印书馆仍然不算是华资企业的不白之怨！

         “十分抱歉，鄙人是临时得知外务省的意见。让方总经理为难了。”原良三郎带着

歉意的口气补充。

         方瑞从原良三郎的回答里察觉原良三郎对此事确实是被迫的，他看到了一线希望。

于是，方瑞清了清嗓子问：“贵国外务省有没有指出在多长时间对外保密？”

        “这倒没提。”

        “就是说，贵国外务省没有明确表示，金江堂退股一事必须永远对外保密？”

        “没有。”        “没有。”

        “那么，我们能不能约定在签署协议后的某一段时间里贵我双方对外保密。过了那段

时间后，双方有权向外界解密？这样做，原良君目前带着签好的协议回国，对外务省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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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也可以交代了，对吗？”

       方瑞的话像一阵风吹动僵直的树梢，树梢把蠕动传递给树根。原良三郎跟开会以来一

直保持沉默的部下轻轻交换意见。

       这不就是中国人那套避风头的惯技吗？风向不利的时候，把腰弯下低头服软，风头过       这不就是中国人那套避风头的惯技吗？风向不利的时候，把腰弯下低头服软，风头过

后，拍拍身上的尘土，挺起腰杆，重新大模大样的做人。常言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就是

这个道理。

       不过，话要说回来，商埠印书馆对金江堂退股开出的条件，实在是优惠的不可拒绝。

如果坚持对退股协议永久保密，造成商埠印书馆退出协议，金江堂手里的股份随着商埠印

书馆因非华资企业声誉拖累造成的生意下降而股价崩盘，到那个时候，除了遭受同行嘲笑，

外务部那些滑头是不会给金江堂发奖状的！

       原良三郎跟部下反复轻声讨论后，决定採纳方瑞的建议。

       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方瑞和金江堂的对手就“某一段时间”该有多长作了激烈的讨价

还价。

        三个月如何？太短! 外务省一定还盯着这件事。

        六个月呢？不行，外务省官员不会那麽健忘！

        干脆等两年如何？不行，商埠印书馆的声誉撑不起那么久的不白之怨。

         那么九个月呢？ 。。。。。。

         最后，方瑞和原良三郎达成协议，十个月后，商埠印书馆单方面向外界宣佈金江堂

已经完全退股，届时，金江堂不要发佈任何声明，以沉默来确认这个消息的真实。

        原良三郎和方瑞终于在退股的最后协议书上签字后，财务部主管徐新递上一张汇丰银

行本票，由襄理高柳验对金额后，放入行政秘书尾奇的公文包。行本票，由襄理高柳验对金额后，放入行政秘书尾奇的公文包。

        原良三郎和他的部下全部站立起来，方瑞和徐新也站起来，准备宾主告别。原良三郎

却从西装内袋里拿出一张信封，交给方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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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一些跟金江堂有来往的日本企业的主管名片，每张名片背后有鄙人的签名，

方总经理将来若有需要同这些日本企业的主管打交道，递上名片，看到背后的签名，他们

是会给予优惠的。”

         方瑞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刚要道谢，却被原良三郎一个手势挡了回去。原良         方瑞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刚要道谢，却被原良三郎一个手势挡了回去。原良

继续说：“未来，对于我这个年龄来说，价值不高。对于方总经理来说，却是前途无量。

好好干吧。”

        原良三郎说完，鞠了一躬。他直起身子的时候，方瑞第一次看到一个从不流露感情

的日本人，眼睛是泪旺旺的。方瑞觉得有一股冲动要掏自己的手帕。原良却瞬间拾起刻板

的礼貌。 “方总经理今晚能否赏光，一块儿去吃日本菜？”

     “恭敬不如从命。”

    “太好了。据说文庙路的‘新月’日式火锅是一流的。今晚七点鄙人和鄙公司同仁在

那里恭候大驾，庆贺今天的圆满签约，如何？”

      方瑞频频点头，摩仿着日本人的礼数，向原良三郎一行鞠躬道谢。他和徐新一起把

金江堂的客人们送出发行所，目送那辆阔畅的四驾马车将他们载离棋盘街。

     屋外，冬日下午的阳光照在方瑞眼里，不知是因为刚才在会议室里待了太久，还是

对久盼的退股协议终于签字感到如释重负，他觉得有点站立不稳。这发生在一个7旬老翁身

上，或许很正常，但是对于一个正当壮年的人来说，就不应该了。

      他俯首看了一下身上起皱的黑绸棉袍面子，觉得该回家换一件喜庆色彩的皮袄去赴

晚宴，就对停在弄堂口的那辆熟悉的马车挥挥手：“老胡，回家。。”

      老胡正在马车的另一边（方瑞看不到的那一边）同一个过路闲人抽烟聊天。这个

闲人三十出头，肤色黝黑，一身棉袄棉裤，裤管和袄腰都用半旧的布条扎紧，显得很精练闲人三十出头，肤色黝黑，一身棉袄棉裤，裤管和袄腰都用半旧的布条扎紧，显得很精练

的样子。他已经在附近逛了一阵子，然后他找上老胡，递上烟，跟老胡说，自己到上海来

探亲，东逛西游，迷路了。老胡便抽起他递上的烟，一五一十告诉他，怎么从棋盘街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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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路，一直往南，回到南京路。

     听到东家招呼，老胡将吸剩的半支烟用手指掐灭，夹到毡帽下的右耳根上，对那个

找路的闲人说声“走好”，自己从马车另一边登上车夫座，驾车来接东家。

     那个闲人跟着马车一起走来，他左手握烟继续抽烟，右手完全插入棉袄中间的两颗纽     那个闲人跟着马车一起走来，他左手握烟继续抽烟，右手完全插入棉袄中间的两颗纽

口之间取暖。他的步伐不急不疾，离马车保持两臂的距离。

     老胡在发行所门口停车，开门让等在那里的东家上车。

     方瑞左脚登上马车的踏板，右脚还在地面上，那个闲人突然左手扔下烟，右手从棉袄

里抽出一把手枪，双手握枪，对准方瑞连发数枪!!!

        


